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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本新書快讀
文字工作者 ◎ 文曉村

論古今雜花生樹，讀歸情淚眼婆娑；

讚張朗詩話中華，說文廬詩房端菜。

筆者有緣有幸，捷足先登，閱讀了詩藝文出版社五月推出的，各具特色的新書，而且讀得

甚是過癮；願效陶淵明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」的古意，將讀後的一得愚見，公之於後，

請方家讀者批評指教。

一、論古今雜花生樹

具有五十年寫作經驗，已出版小說、散文、傳記、評論等5 9 本的多才

多產作家張放先生，在這本《雜花生樹》的〈自序〉中說：他不喜歡去陽

明山、阿里山，看那百花一種的杜鵑花和櫻花；「卻偏愛去郊外踏青，欣

賞那美妙的『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』的自然景致。」這段話，不僅道出作

者的好惡和書名《雜花生樹》的由來，也暗示出這本書論古道今的特色。

作者又說：「在工作繁忙，心情浮躁的工商社會，長篇小說讀者愈來愈少⋯⋯。雜文散

文，短小精幹，短時間即可看完。」但「這種作品若想寫好，亦非易事；作者應下功夫，設法

給予讀者一些滋養，方能對得起讀者。」

坦白地說，個人閱讀，也是十分挑剔的。尤其晚近幾年，體力視力，日漸衰退，許多朋友

的贈書，常常是淺嘗即止，便置之高閣，少有讀完終篇。而張放這本四百頁厚的皇皇巨著，我

卻是花了三天時間，從頭至尾，讀了一遍。這不只是作者文筆的魅力，也是其內容豐富，多姿

多彩之所致。

本書除〈母難日〉、〈癡癡地等〉，少數幾篇是抒情散文，最後一篇〈揭開空頭作家的面紗

—《十作家批判書》讀後〉，文長一萬三千字之外，多數篇章，都是敘事兼批評的雜散文，每

篇均是由一兩個，或三、四個故事典故所串成，夾敘夾議，頗多諷諫。涉獵甚廣，重點則多與

古今文史有關。如：

〈新史論〉中，寫清代同治年間，科舉考試的試題—「項羽拿破侖論」。項羽是我國楚漢相

爭的英雄，拿破侖是法蘭西帝國的締造者，二人均以失敗終。某考生因不知拿破侖是法國人，

卻妙筆高論曰：「西楚霸王項羽，固一世之雄也。重瞳子力能拔山，區區一破輪，何足道哉？」

藉古諷今，對望文生義者，有若當頭一棒。

又如，〈從血壓憶作家〉中，將著有長篇小說《邊城》的沈從文，被迫改行搞文物考古三

十年，改革開放後，重回文壇，但不數年而去世，以俄國盲詩人愛羅先訶的詩句：「是土撥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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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命運？當太陽照在牠身上，牠的眼睛便瞎了。春天來臨，牠卻癱死在地上。」為喻，發人深

思。

喜歡讀書的朋友，《雜花生樹》，絕對是一本開卷有益的新著。盍興乎來！

二、讀歸情淚眼婆娑

有四十多年詩齡的女詩人晶晶，出版有詩集《星語》和《曾經擁有》，四十年

前，便以〈碧潭〉一詩，贏得第一屆「葡萄園新詩創作獎」，而享譽詩壇。但很少

人注意，她也是一位小說創作的能手。六十年代，即有長篇小說《春回》，在《文

壇》月刊連載後，出版單行本，獲得好評。

新近出版的這本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，據說也是二十多年前成稿的作品，

部分稿紙已經破損難識，經詩藝文發行人賴益成發現，認為值得向讀者推薦，

雖然長篇小說在文化市場已難受歡迎，還是毅然地，和其他三本不同的佳作，同時推出。

小說是通過語言，創造人物、故事、情節，吸引讀者，呈現社會人生的意義。晶晶以詩人

的語言經營小說。一開頭：「年，已經過了，北風依然不停地呼嘯，鵝毛雪大片大片地捲下

來，連窗櫺上都積得滿滿的，玻璃窗上只剩下中間巴掌大一圈透明的所在。」便顯示語言乾淨

俐落的魅力，吸引讀者的視線。

《歸情》故事的中心人物姓夏，兄弟四個都受中上教育，住在中原地區的一個小城，是中

國一個典型的傳統知識份子的大家族，老三的兒子是從母姓的趙之維，自幼與沒有血統關係的

表妹許曼相愛，卻遭受以反封建為理由的第三者設計陷害，造成好像是趙之維與其堂姊夏如珍

有了曖昧，以致當熬過八年抗戰分離之苦的一對情人相會時，女主角許曼被挑撥離間，疑心重

重，男主角趙之維痛苦不堪，千曲百轉後，誤會解除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喜劇收場。

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我必須坦白承認，我曾數度淚眼婆娑，不能自已。原因有二：一是寫到

趙之維受制於種種因素，不能與許多同學一起突破敵軍的封鎖線，投身抗戰，造成身心痛苦，

使我想起抗戰時期，我們那一代熱血青年，無不以捨身救國的往事。二是故事情節，實曲折感

人，不能不一掬同情之淚。

如果允許挑剔，就小說的結構而言，當故事的懸疑得到解決時，便應結束。最後那一段，

男女主角與相關人物，輾轉來臺，似為蛇足，且與歷史不盡相符。原因是《歸情》的故事，展

現的是抗戰勝利之後第二年春節的前後，故事結束於 1 9 4 7 年的初春，而大陸

同胞，隨政府紛紛來臺的時間，則是1949年。文學反映時代，不宜不慎。

三、讚張朗詩話中華

編過四本詩選，著有六本詩集的詩人張朗，忽然將目光轉向中國古代

的神話故事，由詩藝文出版了《詩話中華‧遠古篇》。新書在手，我只看過

序詩〈中華，我的國家〉：「如果把妳比作一株參天古木／恐怕連妳自己

也記不清／春雨秋風在枝幹裡／鏤刻了多少年輪／／⋯⋯我是一隻愛唱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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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彩羽鳥／天天在妳的枝頭快樂地歌唱／唱出對妳的愛與崇敬／唱出對妳的祝福與期望／也唱

響妳的年輪裡／亙古的雨聲、風聲」（第一和第四節）。作為中華兒女，讓我頗為感動。

再看目錄，從盤古「開天闢地」、女媧造人「人類誕生與繁衍」、「三皇時代」、「五氏時

代」、「蠶神」，到「黃帝時代」、「後黃帝時代」、「唐虞盛世」，洋洋灑灑八大章，有詩 1 7 4

首。讀完全詩，更感不凡。

再看〈後記〉中透露的訊息說，這本書「書名既稱《詩話中華》，就決不能讓『遠古篇』

成為絕響。換言之，後面必須有『三代篇』、『秦漢篇』⋯⋯。」中華歷史文化何其博大悠

久，它既是參天古木，也是波濤萬里的江河，詩人若能將中華二十五史，化成可誦可讀的詩

話，稱得上是工程浩大的創舉，令人敬佩。

就詩話的結構和表現方式、方法而言，本書是採取詩話並呈的方式，詩在前，話在後，以

話為詩作註釋，說明詩（人物故事）的寫作背景和由來，對讀者了解詩的意涵，很有幫助。其

次是，基本上採取組詩方式，以若干首詩作，表達一個主題或時代。全書除有兩三首四、五十

行的作品外，十幾二十行的短詩有9 4 首，十行以下的小詩 7 7 首。表現方法上，則是對事多用

客觀敘述的第三人稱，寫人多用第二人稱，偶而也夾雜隨興所至的第一和第三人稱。

惟在認知方式，作者似乎主觀性過強，創作上固可有獨排眾議的一家之言，卻不可與序詩

的大前提相違背。例如對堯舜的禪讓，既標舉為「唐虞盛世」，又斥之為「誑言」「假說」，棄

史家正論而從神話演義或臆猜，值得商榷。願作者張朗先生在後續的作品中思之。

四、說文廬詩房端菜

《文廬詩房菜》，是在下的拙作。不避「賣瓜者」之嫌，以求教方家讀者，忝

在本文之末，略述幾句個人的寫作動機、方法、願望等，請大家指教。

這本書的寫作動機有二：一是二十多年前，我在國中任教時，曾為國中學

生和愛詩的初學者，寫過一部上下兩冊的《新詩評析一百首》，一年之內，連

發三版，頗受讀者歡迎。近年來，常有朋友建議我修訂重版，我因身體欠

佳，雜事仍多，而無動於衷。二是幾十年來，我雖提倡明朗詩風，我的某些作

品，在兩岸詩評家的筆下，仍然不時出現南轅北轍的誤解。加之數年前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

中美洲加勒比海島國，聖‧露西亞詩人德瑞克‧沃克特（Derck Wa l c o t t）來臺北訪問時，主辦

單位安排，請其朗誦他的代表作〈海洋是一本史書〉時，他說，在朗誦之前，必須對這首詩的

時代背景和寫作動機加以說明，否則，不易了解詩中比擬象徵的意義。這使我想道：何不將個

人的作品出一本自我剖析的小書呢？

我的作法是，以散文隨筆方式，每篇談一首詩的寫作背景、動機，兼及寫作技巧及方法，

必要時，引用外界的評論，每篇以二、三千字為原則，成書時共 5 6 篇。無以名之，就稱作

《文廬詩房菜》吧。序文的題目就叫做〈青菜豆腐敬嘉賓〉，願讀者能感到爽口不膩，作為詩廚

的在下，也就如願以償感謝不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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